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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兽 by溺紫

[你是我的主人]

我还记得我们相见的第一个夜晚，我虔诚地许诺。不真实的言语换来了我乐意的自由，我因此快乐，却也因此万劫不复。

我拨开布满血丝爱液的密处，熟练地取出几乎镶嵌在里面的菊花，一瓣，一朵，一年，一月这具身子真的是我自己的么？怎么我可以这么淡然，泰然。我往复着没有意义没有知觉的行为。好累，好累，谁能放我走，谁能来救我？满头金银发饰的女子在我面前摆弄起络纱衣裙，虚假地笑赞我已经习惯。对，我习惯了肮脏，习惯了不属于我的体位，习惯了被人蹂躏还装出妩媚的微笑，习惯了被陌生的器具侵入翻覆，习惯了各种淫词秽语。

门外落着黑色的雨滴，凄厉，悲美。然后，他来了。我的眼早已被泪水弥蒙，看不清眼前一切，我只知道他是一个男人。和那些来这里的一样，为了舒服为了解脱，为了让另一个男人受伤。我还在整理前一个恩客留下的残余，以为会得来不耐烦的抱怨，狂乱的眼神及气息，甚至一顿毒打。而我的背后则是如冰样的冰凉眼神，充斥着鄙夷，叫我第一次因此而觉得难堪。

你想走么？你若是愿意，可以跟我走。

我迟疑了片刻，不是因为想逗留，而是不敢相信这是事实。

[你是我的主人]

我说，扑倒在眼前这个辩不清容貌的男子怀中，讨好撒娇，却被他厌恶地推开，不遗余力。因为我脏么？我可以洗，我可以乖乖地伺候，我可以猥亵地去满足，只要带我走，带我离开！我慌乱地收拾起血迹斑斑的薄纱衣裳，冲向浴盆，我可以很干净，很干净，等哦，等我！我用尽全身所有的气力去擦洗身上的污渍，血渍，哪怕是最深的伤口，疼却忍耐着！皮肤被我揉虐地几乎糜烂，浑身上下逸满芬芳的气息，艳得可以伤人耳目。

他抓起我的手，离开了。

去哪里，我也不知道。

今天，门外还是流泻着黑色的雨水，蔓延着恶毒的万物。我搁下手中略显沉重的铜剑，端起一杯混浊的酒水一饮而尽。幔栏外小奴恭敬地唤我为大人，清雨大人。在他们的引导下我跨进我最熟悉的宫门，延路的景物几乎刻录在脑海之中。我可笑地回忆起我的名字——清雨。从小到大，雨在我的眼中从未清澈，那是污浊的，肮脏的。

[雨不肮脏，脏脏的是人心。]

他微笑着反驳我的说辞，黑雨飘零的夜晚他为我取名清雨。那以后，我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名字，一个符号，我需要的符号。接受了他的命名，我是他的了么？我有些欣喜，却不知欣喜的缘故。

勾心斗角，各抱地势。我怀疑这座宫殿内的生灵是否也同这建筑一样，除了他。

缓缓地，忘记已经走了多少距离，巨大的金粉朱门被奴仆开启，堂上是在等我的人。那个高大，盛气凌人的男子，拥有王者才具备的才情霸气，全朝上下敬而仰之，敬而远之。他冰冷地扫视着我的周围，告诉我，我们要走了，走。

走，只是一个很单纯的意义。我们要上沙场，报效国家，英勇杀敌。他是将军，我是他的监军。跟随着他，同进同退，恪死效忠。我不禁为我的大义凛然苦笑，为我的身份苦笑。我何时当了监军的？我忘了。我只是记得他带我出来，教我读书，教我习武。

[我要的是一个能人，而不是无能的男宠。]

他要？他终于对我说了要。他一直拒绝这着，反对着，厌恶着。如今他要了，我便终于有机会报答。他要什么，我就给他什么。我很努力地去写字，念兵法，很用心地去习武，练剑。为了他，我的主人。哪怕他要的不是一个作为男宠的我，我也是他的，为他生，为他死。

为了他，我也终于成为他口中有用的能人，能为他献力。这中间，我当过他的小吏，侍卫，但那是象征性的极其短暂的阶段，他刻意地将我连升至监军。那时，他送我一把匕首，看似平凡却价值不菲，我欣然接受，得到他的东西无疑是我生命中最大的意义。

有时候常会听到有人议论那个新晋升的监军相貌清秀美艳，甚似三年前失踪的霖舞阁花魁青云。我叨念着青云这个纠缠我前生的名字，除了内脏还是会隐隐作痛，却什么都记忆不起来，。每每这些话被他听到了，他总会意味一笑，反问那些朝臣霖舞阁是何处，弄得他人好不尴尬。接着，他便长笑而去。

我幸福地享受着他施舍给我的点点滴滴。我不知道为何会如此爱恋他，他救我于烟花之地？仅此而已？不得而知。

我跟着他，已经踏上了行军的漫漫长路。不知行了多远，天雨骤降，霎时雷电交加。迫于无奈只好驻扎在阡陌山坳里。山雨，仍旧是漆黑，墨色的冰凉。我终忍不住胡思乱想一头扎进毯子，好冷。习惯了娇奢的日子，我变得退化了，怎能连寒冷都禁不住，若长此下去，会拖累的，拖累他，我不愿。我努力地去习惯冰凉的身躯，血脉几乎冰封，动弹不得。听说，冻死的人，很美，身体会变得晶莹剔透，美如玉，清如泉。思绪开始混乱，不知道这是何样的先兆，竟连幻觉都产生了。身后被一阵温暖包容，回眸看到的竟是他的脸庞，果真如此痴情？连临死都要梦到他么？莫不是有些可笑？他将我搂得更紧，好暖，即使没有交融，我也将乎感觉温度，第一次，暖湿的体温以这么简单的仪式传递。我真的，好喜欢。哪怕因此死去，消亡，也是极乐的罢？

我想着，很快，就被一阵阵不真切的暖流拥入了梦境。

夜很长，直到微亮的光线布满了军营的每一处，我睁开迷蒙的睡眼，一切照旧。我还活着，我还生着，我还暖着。我依旧独自，孤单的，沐浴在雨后的晴天，我不喜欢。不喜欢没有梦的早晨，没有他的梦。轻轻地吻上自己躺着的被褥，有，他的气息。我知道的，那不是梦，不是我的假象，不是我的猜测。

我掐住自己，告诉我那一切的真实，而指尖那么冰凉，让我一下子回归了现实，回归了寂寞。我在期待什么？我苦笑着收拾完行装，迈出窄小的围栏。原来阳光已经很美好了，晒在冰凉的我的躯体，原来是那么温暖。我抬头看，与他四目相对。满是陌生，你不认识我了？我是清雨啊，你的，清雨。你不记得我了？你昨晚拥抱过的我啊，你的，清雨。

[清监军，准备上路。]

旭日的光辉，铺满他的行路。我看不见他的未来，那个美好的天地。只能被他狠狠摔下，也许，我从来没有被他拾起。我笑着，笑得美丽，对啊。他要的是监军助他立业，怎么会对于一个叫清雨的人多做逗留？

跨上马背，全军士气并没有因为昨夜的大雨有任何改变，一样高昂，一样，一样。谁都不会因为一场天雨而改变，所以，我还在期待什么？吻上精致的匕首，仿佛还留有他的温度。

与敌军交战数个回合，迂回还转将几个要塞拿下，全军上下顿时沸腾起来。天朝的高将军名副其实，我想那一帮蛮夷一定会用相反的语气这样感叹罢，我也不得不承认。他有才，他有神。他的君王气度不是天赐而是自负的，他的果敢英勇是天朝别的将军身上不曾见到过的。我眼里，似乎只要是他想要的，都可以为他所有。

一场战争的胜利，绝对不会只因为一个人，无论他多么重要。所以在军师的建议下，全军上下庆功设宴，解禁一日。解禁？是件很快乐的事么？可以品饮恍如隔世的美酒，可以去败落的城池寻求一夜醉生梦死，我好无奈，这样的奖赏。人的心灵是那么容易满足的么？可也许，真的只要一次，就能，就能满足，满足罪恶的狂想，甘美的梦幻…………

行营里出奇的热闹，嘈杂，我闷闷不乐却不知为何，坦然伫立在不高的山坡上，观览远近的山水。好静，静到让我觉得不安，迷蒙的月色里为什么能闻到血腥的气息，是我的多虑么？

[监军！！！敌军夜袭，暂由属下等来保护监军安危。]

[监军！！！行营之内太过危险……莫……]

夜袭！先正是他们军心最涣散的时刻，若是掉以轻心……

高尚……你不能死！自你将我带出那个烟花之地开始，我就不曾想像过这一天，我，不许！哪怕其他所有一切我都能任你喜欢，可是，你若是要离我一人而赴黄泉，我决不会放你！

[清雨！？]

[高……将军……]

[你怎么又折回来了！我不是派人带你离去了么？！快些离开！否则我都难保你安危!]

我不走的，他不走我怎么会离去。那天起，即使无法为他做什么我也要陪他一生一世，无论他是否乐意，是否欣喜。我起誓，他是我的主人，永远，永远。也许是固执罢，连他也这么说，再三逼迫我离去无效之后，他也只好担当起保护我的角色。多可笑，原来他竟忘记了，我曾是他的侍卫。

剑光闪烁，迅雷不及掩耳。我挑开欲刺上他背的快剑。那一刻，他竟然是惊讶的。他真的已经忘记了么？昏黄的落寞的血雨散落在我身体，温热的水滴仿佛揭开了我被扼杀已久的杀戮。原来，我是这么喜欢杀人，和他一模一样。在凄厉的哀号里，我们笑着，沐浴着甘甜的血水。营帐内恍如修罗地狱，惨不忍睹。零碎的肢体被遗落在各个角落。我们放肆地笑，嚣张地笑，狰狞地笑。

直到——

一支羽箭破空而来，杀死了张扬的声响。我缓缓抚摸自己的胸膛，依旧。余光忽然闪过一个倒落的人影。

[尚！！！！]

血，血。

污浊的血液流过他身体的每处，画过蜿蜒的曲线。

那支箭稳稳地插进了他的胸膛。

在血泊之中的那个人，是他。

为什么是他，为什么是他？我宁可它刺穿我的胸怀！高尚！高尚！你不许死！不许死！要我今天说多少遍这句话？！我知道我没有权力要求什么，可是，可是我愿意用一切去换取这个权力，只要你活着！有呼吸，有脉搏，能说话，能言笑！

不要……离开我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光？

这是哪里？是第几层的地狱？高尚？高尚呢？！

[监军，您醒来了啊。]

[这是哪里？]

[这是援军的阵地，要不是有奸细那些残余根本不可能有机可趁！]

年轻的小兵愤怒地说，也忘记这个带伤的监军。我当然不在乎他是否忘记我的存在，我只……

[将军伤势如何？]

[这…………]

我来不及听他支支吾吾，掀起碍事的毛毯强硬地逼迫那小兵说出他的所在。他显然是吓坏了，不再指望唬弄过去，战战兢兢地带着我走到最最中心的营帐。撩开繁琐的屏障，看到的却是我最最不愿看到的——死死睡去的他。

我不耐烦这军医恭敬的行礼，抓起他的衣襟便追问起来，军医面色有些尴尬，我自然不知道他的意思，只好再不断追问下去。

[监军，这次恐怕…………]

[什么恐怕？！你一定会有办法的！你是军医啊！他是将军啊！]

[属下自然知道，可，箭上有毒，毒已……]

军医好似不能再说下去，移步到高尚床前，颤抖地掀开厚实的褥子。一点一点，他赤裸的身体呈现在我面前，完美的酮体，那是我从未见过的他。

呼吸，无法继续。

几乎涨裂赤色物体———

[这，怎么会……]

[这毒药似是能侵入人渴望，再将军的身体看来，又像是未曾接触过女体，如今，如今……怕是，来不及了。]

来不及了……来不及了……

我不要他死！没什么可来不及的！他是永恒的万年不变的存在。因他，我才改变，我才洗濯我污秽的灵魂，我不许他死。无论有没有资格，无论他会不会接受！若是没有了他，我又为何苟活于这个渺小暗黑的世界？

[我来。]

[可是……]

[莫再多言。]

我虔诚地许诺，你，是我的主人。

军医将厚实的纱帘层层遮掩起来，谁人都不知道这是怎样的治疗。只是为了救他么？还是……

我不许自己再多想，轻柔地贴上他灼热的肌肤。真实而满足，第一次，这样近地以这样的姿态。我不可抑制我小小的欣喜。

握起他煎熬着的阳物慢慢地含如口中，多少年没有这样的经验了？都已经忘记了其中的技巧，吞吐的频率。只是麻木地啃咬着溢出蜜汁的顶端，用舌尖环绕粗长的肉柱，一点点我感觉到他意识慢慢回复。可坚挺的屹立还是不愿退去。我干脆将全部纳入口中，由它在舌上甚至咽喉跳动。随着他的发泄，我感到一口血腥，粘腻的汁液伴随着我的鲜血从口中猛烈地涌出。

结束了罢？

怎么可能。这样粗鲁的释放之后，那坚挺又回复了依旧。他，真的是第一次么？我可笑地看着被毒性迷昏的高尚，就如同看着我亲密的孩子一般。也许，我把这孩子弄脏了吧？

我退下长长的薄纱单衣，用他方才释放的液体润滑久年不曾触及的地方，竟也开始羞涩。

痛！

火热的痛！

多久以前的麻木原来是这样的疼痛。我无法想象那些年是如何忍受这些苦痛的！如今，连自己的手指都放地这样艰涩。不得不怀疑那个地方真是被人用拳用器具出入过的么？

一点一点，慢慢地溶化了一些僵硬，内部的软化让我不得不面对眼前的物体，高尚的坚挺。真的，要进来么？我迟疑着，却义无反顾地坐了上去。

[清雨…………]

[嘘，不要说话，我来就好。]

不，我几乎想抽身而出。这样的痛感太真实太屈辱。隐约勾起了我往昔的痛苦，可是，我依旧缓慢地容纳着他越来越涨的欲望，

[清雨…………不要…………]

[你放心，你，啊，不会，啊…………]

[清雨，不…………你会…………]

[尚，你不会有事的，不会的，啊…………嗯…………]

对，只要他高尚活着，我愿意，愿意回忆一切屈辱，愿意承受一切灾难。缓缓地将最后艰难的部分按入变得青涩的通道。好挤…………好热…………我几乎被他的体温灼烧一遍，里面是几乎撕裂的疼痛。

[啊！！！！！…………]

昏迷的他在我体内搏动起来，我只好配合着他的韵律，由慢而快，变得凌乱不堪。

厚实的纱帘里，漫溢着放荡的声音。真可耻啊，我的身体。

[清雨，不要…………快放开…………]

[还有一点，你快啊，不要忍，啊…………]

我们挣扎着，交融着。直到最后他将身体里最后的一点点流入我的身体。那时，我的意识已经全部散去，只有一片雾蒙蒙的空白。

我只是为了救他么？我真的救了他么？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我第二次醒在这个营帐，另一个小兵告知我昏迷了三天了。昏睡叫我混混沌沌，眼前的一切变得好模糊。迷蒙中，一个高大的身影慢慢靠近，待我看清那是他，他已经狠狠地拽住我的双手，毫不客气地开始责骂。我不图他言谢，可也没有期望，被他恶毒地伤害。

[清雨！我告诉你，你永远只是我的监军，你休想攀附我什么！我早已言明，我要的是一个有用的人，而非像你这样的宠人！你这番落魄的样子，可曾像我对你命令过的！？]

命令？命令？是阿，我怎能符合你的命令？你的温暖早已将我所有理智扼杀，我何来多余的气力去听从你的命令，我被你一切的一切所迷惑，我哪还有毅力去支持我疲惫的眷恋，远远的爱慕？

[我…………错了…………]

[你！…………你知道错又有何用？你必定蓄谋谋害本将已久，本应将你处斩，念在你也服役多年，功绩可嘉。本将就将你放逐以作惩戒！]

[尚………不………将军！高将军，我错了，求你罚我，罚…………我不要被放逐……]

[你有什么资格求我？]

[我…………]

[你微贱地就像条狗！有什么资格求我？]

是啊，我就是一头祈求你爱怜的野兽。我就是这么，爱你。

爱到不能自拔！

所以，

我不要被放逐！我不要在看不见他的地方生活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！如果，如果真的要离开…………我宁愿选择，离开尘世。

万籁俱寂，华叶衰落。

悄然离去，也无妨其他，艳阳好刺眼，好恐怖。他也，好可怕。

如果他都要将我放逐，我逗留又有什么含义？

眷恋有什么意义？

[将军！清监军他，咬舌了！]

我刚刚醒了，我又要睡了，是一辈子的吧，是永恒的吧？恍惚里被什么人抬起。

风吹在脸上，冷冽的感觉。

我仿佛在晃动起舞，最后的舞姿，他会看我一眼么？

眼前，黑色的雨滴飘落着，果然，雨的颜色是黑色的。哼哼，哼哼…………

雨，还在下么？

清冷，无情。半空的黑雨落寞地飘逸在孤傲的山口，我愿哭泣，我愿亡去，我愿为他干涸最后一滴血液，而我却没有资格，连死的资格都没有。

没有，那就苟活着罢，待我无力回避那污浊的雨赐予我的亡，我便能真正死去了罢？

寒冬的雪，总是显得悲凉，而带来的却是丰实的收成。而我也感谢这瑞雪将我留了下来，留在他身边。也许这是他仅存的一点好心罢，他说即使是养的狗，也不愿看它冻死在门前。我笑，因为不知用何言语相对。他极其厌恶了我，仅仅是因为我用肮脏的身子去接触他，膜拜他么？

不求甚解。只是由于这样的原因，堂堂的监军沦落为军医手下的一个小役。我并没有觉得不适，反而这样的生活倒更适合我，因为我原本就与他不同，没有那么多志向，没有那么多霸谋，没有用杀戮来铺垫我的前程。只要一小间屋子，小点点食粮，一个人……来陪我。一个人？也许这样，是更大的奢求罢。

军医毫不客气地命令着我去采药，想当初的攀附交好化如尘缕，我笑人事变迁，不复当年。却也难得自由，我漫无目的地放纵自己，密密的竹林之间，隐约可见曙光，好美，好美。

渐渐地，我忘乎所以，贪婪地拥有着不属于我的空气，微妙的光芒。却没有察觉身后厚重的马蹄早已停落。

与马上人四目相对，听那人口中吐露出叫人窒息的字眼——[青云]

谁是青云？我不知道，或是个放浪形骸的死躯，或是个受尽百般凌虐的青楼残花，或是个万人唾弃的千古罪人。他是谁，与我何干。

[你不是应该在高尚身边当监军的么？为何落到如此地步？]

高尚，高尚，好熟悉的名字哪。心口一阵剧烈扎痛，叫我忘记了语言。

我无言，那个马上的女人不语。却须臾间绽放出美艳的微笑……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轻纱漫布，朦胧如初。仿佛回到一个多年以前还曾铭记的年代。嬉笑怒骂，欢颜歌语。久埋的记忆被一点点揭开，我混沌的头脑愈加混浊。

这是哪里？

是哪里？

[青云，青云！]

还是那女人将我拍醒，我渐渐清晰的眼目里充斥着儿时的记忆。她，是.……

[青云，我没想到，会是这样。对不起，对不起……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无颜去见你，都是我的错，我的错。]

能看见些什么了，零星的错落的。那个火树银花的夜晚，那个悲恸欲绝的夜晚，那个毁了我所有的夜晚。我看见了，那个夜晚和我的女人。麻木的神经将混沌看见的女人与眼前的重叠，便是了，是我的妻子，曾经。

汴州城里的名门显贵，因为一个女人的背信弃义而遭灭门之灾，孩子的满月酒却变成了一家的安魂宴。苟活一人，便是那女人的夫君，为何而活？只因与那女人私通的高官不满仅仅处死这无辜的男子。结果？结果便是如今，便是多年的人尽可夫，唾弃，遗骂。而这女人竟还站在他面前，竟还哭诉这撕裂人心肺的过往！

[我错，千错万错都在我，可如今，可如今我们终于能破镜重圆了。]

[不要碰我！]

你那沾满我家人鲜血的双手，蛇蝎妇人心！

[你…………你不能原谅我，可你也该看在尚儿的份上……]她见我一脸警备未变，为我细心解说到她言语的含义，[你不会怪你的亲生孩子罢！高尚他没有错啊…………]

高尚，高尚，我记忆里完全忘却了这个名字，也许时刻意去忘记。而在最深的内心仍被那一抹血色的悲凉死死揪住。

[高尚……是我的儿子？]

女子抹开泪水，使劲点都到[是啊，是啊！他不曾告诉过你？]

是啊，他何时告诉我些什么？我何曾告诉过他什么？他甚至不知道我的年纪，我笑，因为无言相对。我喜欢上了自己的孩儿啊，我弄脏了自己的孩儿啊！谁来宽恕，谁来拯救，谁来杀死我……

暗红的甘甜的血液已经蔓延开我的衣衫，刚刚还竭力拥住我的人，现在已经被我用匕首割得四分五裂。这把是我最喜欢的匕首，是高尚给我的礼物，所以我用它来为高尚的娘亲做个了解，为我妻子做个了解，为我的一切做个了解。

而我不能死，

他，

不会答应让我死。

我拖着疲惫的身子迈进军营便虚脱地倒下了。第三次醒在这个营帐时，没有聒噪的小兵，只是军医更加细心地照料着，从他口中我荣幸地得知我已经官复原职，我先是疑惑，接着便不再迷惑。高尚，尚儿，我的儿……

端过木盆洗脸时，对着晃动的水纹，看见了一丝丝奇特，却说不出出处。慢慢擦洗着，慢慢挑动着，我银白的发丝。

银白的，

发丝。

我歇斯底里地拉扯着自己的头发，这不是我的，这不是我，我依旧在梦中，我依旧不曾醒来！这不是我！绝不是我，那生疏的一切都不该属于我！连我的生命，也本不该属于我的。拉开他送我的匕首，上面还染着那女人的血渍，缓缓逼近胸膛，只要一下，只要一下……

[清雨！！]

是谁？那么温暖？将我手中的匕首夺下，紧紧地将我锁在怀里，无限眷恋，无限爱怜。是你么？高尚。

[清雨，不要这样，不要离开我……]

我怎会离开你？我的尚儿，这银色作为那女人的诅咒将我一生束缚，我愿被束缚，只要被你束缚。也许，你早就想这样束缚，只是我没有发觉，也许你早就想和我一样被疯狂的爱所迷惑，只是你在意，我是你父亲。可，那女人死了，我们的羁绊，不再了……

[尚，我不会离开你的。]

我深深地呼吸在他身边的空气，温暖的，暧昧的。高尚啊，我喜欢你啊。我爱慕你的一切，眷恋你的所有。如果是佯装的自由，也让我飞翔一次，一次足够……

[你，真的愿意？又为何？]

[因为你是我的主人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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